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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我国银行业正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那么数字化转型对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影响如何? 本文基

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银行盈利空间被不

断压缩的严峻形势下,开展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银行营业成本、提高银行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运营效率,进而提高其盈利

能力。 同时,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呈现结构异质性特征,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银行盈利水平促进效果更加明

显;大数据技术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较大,紧接着是区块链、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技术。 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创新能力

与行业集中度的上升均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更好地驱动银行数字化转型、提
高其盈利能力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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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增长。 而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
数字经济不仅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伴随着数字经济时代

的洪流滚滚而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然消除时间和空间的限制[1] ,推动着经济和社会步入一个以“数

字”为核心特征的全新时代[2] 。 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将数字经济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
兴实体经济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 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相互融合发展的重要性。 为此,提出了加快

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的目标,并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程。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

心,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强
调,“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在此背景下,作为金融业的中流砥柱,我国银行业金

融机构纷纷拥抱数字科技与新兴技术,从自身发展战略出发,启动数字化变革,加快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试
图通过数字化转型的方式提升自身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这也使得数字化转型成为金融机构间新一轮

竞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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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使得商业银行的利息差被逐渐压缩。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为
了争夺市场上有限的资源,商业银行通常以抬高存款利率的方式获取更多的资金,以降低贷款利率的方式

保证业务资源不被抢占。 然而,抬高存款利率会增加银行筹集资金的整体成本,降低贷款利率则减少银行

的利息收入,这将直接导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的下降。 同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化技术的

迅速崛起,一些金融科技企业纷纷涌入金融领域,对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如支付和贷款发起了激烈的竞争,
进一步压缩了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 据 Wind 数据显示,在 2010—2022 年,我国银行业的净息差在总体上呈

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充分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正在逐渐收窄。 而存贷利差的下降势必会减少商业银

行的利润,尤其是我国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的营业收入高度依赖利息收入,使得它们受到利率

市场化和金融科技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影响更大。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旨在

全面推动银行业等金融机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支持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升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检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

“试金石”。 部分商业银行依托自身积累的金融科技优势,采用线上“非接触”的创新金融服务方式,确保基

本金融服务的持续提供,不仅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也稳住了自身盈利的波动性。 因此,银行业金融

机构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自身业务与数字技术的充分融合,从而驱动绩效的提升是值得深度关注的。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在数字化浪潮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其自身盈利能力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影响

关系,以及在具体的影响关系背后又存在什么样的作用机制? 因此,随着数字化转型成为主要趋势,研究数

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为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的绩效

管理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及实践参考。
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上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2-3] ,而

对于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尚缺乏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相对于现有研究,本
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明晰了经济转型背景下数字化技术影响银行盈利能力的内在逻

辑,从而扩展了该领域的研究维度。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体系,考察了数字化转型

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从微观结构主体视角拓展对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广泛

的研究视域和参考依据。 第二,当前关于银行数字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测算[4] 及其对银行风险承担[5]

和劳动力需求[6]影响等方面;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探讨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等信息化技术对银行盈利能力

的影响,但银行数字化不仅仅是信息化,也不仅仅是简单地应用数字技术,而是带来了全新的业务形态和管

理方式。 因此本文从数字化本身出发,实证检验其对银行盈利能力的直接影响,以此揭示数字化转型能否

成为银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为银行借助数字技术驱动盈利模式转变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依据。 第三,立足

于中国银行业的宏观政策环境特征和经营实践状况,本文分别从银行规模和技术转型差异等方面,深入探

讨了不同银行主体或技术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异质性,同时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影响银行盈利能力的

内在影响机制,并拓展分析了内外部盈利环境对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结构变化。

二、文献回顾

研究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银行业的收益出现了巨大损失,尽管学者对于信息技术与商业银行盈利能

力的相关性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多数研究都支持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步履不停的数字时代,传统商业

银行认识到使用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和潜力,它们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自身业务的重新搭建与构造,
成为在数字时代广泛使用新技术进行创新和保持竞争优势的组织之一[7] 。 因此,数字时代的业务流程和模

式重塑了银行业,迫使银行在所有领域进行调整,而这些领域此前被认为是其定期盈利活动的来源。 研究

发现,商业银行对数字技术的投资能够增加银行的市场力量,从而增强其利润缓冲,这有助于抵御负面冲

击[8] 。 Kolodiziev 等[9]证实了商业银行大规模引进创新数字技术以维持银行业在经济中的竞争地位的可行

性。 而谢治春等[10]认为银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向轻资产业务体系转型,将有助于提高

其中间业务的收入水平。 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预期收益,进而提高银

行的盈利能力[11-12] 。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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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基于银行客户角度,Forcadell 等[13]认为数字化帮助银行实现在没有分支机构的情况下提供金融服务,从
而提高银行的绩效和效率。 大数据可以为银行创造价值,因为它提供了预测客户行为的可能性。 相关研究

表明,信息技术(IT)通过客户关系影响银行绩效[14] 。 再者,IT 密集型商业银行在扩大客户基础方面可能也

更有优势,因为银行的数字平台可以大幅降低客户搜索和切换银行的成本。 Kwan 等[15] 得出类似结论,发现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IT 能力较强的银行经历了更大的存款流入,贷款企业更有可能转向信息技术更好

的银行。 同时数字化能够显著降低了银行成本,并通过非传统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增加了银行的非利息收

入[16] 。 李琴和裴平[17] 、余丽霞和李政翰[18]则发现,数字技术驱动的经营模式、银行产品及中间业务创新能

够有效提高银行盈利能力。
然而,部分学者却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数字化技术与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甚

至存在负向影响。 Hajli 等[19] 通过研究发现,只有部分企业能够从数字化转型中获得经营绩效的提升;同
时,囿于快速的数字技术变化和创新,企业管理能力往往滞后于技术变化,存在业务与技术的脱节问题,导
致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绩效增长并不显著。 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在生产率方面,技术变化具有中性或负

性作用。 Scott 等[20]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支付技术显著降低了银行的运营成本,但尚不清楚这些成本降低

是否会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 李运达等[21]指出,就目前而言,金融科技投入对银行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果

并不显著,表明存在生产率悖论。 Ghosh[22]发现技术对银行盈利能力有抑制作用。 银行需要在持续的基础

上进行大量的投资和强大的技术升级,包括财务和人力,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数据。 而技术成果的长转换周

期以及如此庞大的支出给银行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并侵蚀银行收入。 极少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化技术与

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例如,王海军等[23]发现,金融科技的投入能够提高银行业绩,然
而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特征。 熊健等[24] 、田秀娟和葛宇航[25] 认为,金融科技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作用。
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对数字化转型和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展开

了诸多讨论,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同时,已有研究更多是基于数字化转型的特定业态的角度进行

分析。 例如相关研究会从信息技术、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各个方面探讨其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而
关于具体某一数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尤其是考察商业银行数字化转

型整体程度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则更是少见。 由此可见,目前针对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
关于银行数字化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尚待完善和拓展。 鉴于此,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视角,重点

探析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我国银行数字化提供有益的指导与

借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随着金融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它们纷纷涉足金融领域,特别是在支付和贷款领域扮演着

重要角色。 这些金融科技企业利用创新的技术和业务模式,改变了传统金融行业的格局,对商业银行传统

业务的盈利空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进行自身业务的全面重塑与优

化。 它们可以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加速业务的数字化与多元化,实现产品策略多样化、客户服务和管理精

细化,推动业绩增长。 从资源基础理论来看,任何企业都是资源的集合体,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企业在其经

营过程中,总会存在部分资源无法被充分利用的现象,使得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利用效率不够高。
而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时空限制,因此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克服资源配置在时空上的限

制,有效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银行盈利能力。 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商业银行在其信贷业务、中间业务

等方面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类交易成本,一直以来是其盈利的重大阻碍,而商业银行借助数字科技力量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交易成本,提升其盈利水平。 具体而言,通过数字化转型,银行可以整合和优化各个业

务环节,提高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标准化水平,从而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例如,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算法,银行可以自动化客户服务过程,提供更快速、个性化的服务,大幅拓展客户群体,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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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高运营效率,进而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13] 。 此外,根据资源观的技术创新理论和长尾理论,数字技术的

应用给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创造了条件,帮助其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整合,在优化业务结构

的同时大大降低长尾客户的关注成本,进而实现盈利。 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行业颠覆性创新有助于降低商

业银行的运营成本,使银行机构能够通过新型电子平台服务渠道提供金融服务,从而大幅提升商业银行挖

掘潜在客户的能力,以“小利润大市场”的新型经营模式提高其盈利水平。 此外,商业银行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够及时推出各种满足市场日益变化需求的金融产品,实现向轻资产业务体系转型,有助

于提高其中间业务的收入水平,进而提升银行盈利水平。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盈利能力(H1)。
(二)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路径

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而经营的多元化能够有效提高商业

银行的盈利水平。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商业银行内部多元化。 所谓的内部多元化是指商业银行通

过创新金融产品、交叉销售以及其他方式,为其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26] 。 数字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够大

幅增加银行金融产品的种类及其功能,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效拓展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 而发展非

利息收入业务已然成为商业银行提高其盈利水平的必要手段。 同时,银行通过交叉销售或差异化经营,可
以实现各业务之间的资源共享,从而有效节约经营成本。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同时能够促进其

外部多元化。 外部多元化是指商业银行通过新设立或控股子公司等方式来开展多元化金融业务。 目前部

分商业银行积极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运用数字化技术孵化出创新化业务,而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银行可

以采取并购或控股的手段来扩充其经营范围,开展与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相关的业务,增加其金融业

务的多元化。 因此,数字化转型所引起的银行内外部多元化本质上是促进了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
当商业银行丰富其金融产品和所经营的金融业务种类时,将促进其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并通过多种收入来

源的方式平滑自身整体收益的波动性,增强盈利的稳定性。
再者,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降低商业银行的营业成本。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银行产品和服务

线上化,以及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的数字化,降低银行的运营成本,从而提高银行成本效率[21] 。 例如,银行

可以通过建立强大的数字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将产品和服务直接提供给客户,使客户能够便捷地进行在

线银行或移动银行操作,如账户管理、支付和转账、贷款申请等。 这不仅提高了客户体验,还降低了客户与

银行之间的交互成本。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于银行的管理模式和决策流程具有积极影响。 通过数字化

技术的引入,银行可以更好地进行内部管理和决策制定,提高机构的运营效率和灵活性,间接提高其营业收

入。 换言之,数字技术的运用促进了银行业务、技术和数据等方面的融合,进而从支付结算、信贷业务和内

部办公等方面降低银行的边际服务成本[27] 。 因此,商业银行运用数字化技术会大幅降低其营业成本,进而

提高其盈利水平。
此外,商业银行运用数字化技术将有助于其运营效率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银行产品和服务线

上化、推动银行业务创新和经营变革,进而提升银行的服务产品的多样性和服务效率。 数字化转型还能为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注入新的动力。 通过推动负债业务线上化,数字化转型能够扩大商业银行负债业务覆

盖度,拓宽存款类负债来源渠道。 通过提供安全、高效的在线支付服务,商业银行能够吸引更多居民将资金

存入银行账户中,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 这种增加的存款流入有助于商业银行稳定负债结构,减少

对批发性融资的依赖程度,降低资金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同时,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银行能够提供更

加便捷和高效的服务,无需依赖传统的实体网点,促使银行向轻资产化发展,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入。 即在

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商业银行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其运营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此外,研究表明,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商业银行在客户筛选和服务、风险管理流

程等各个方面变得更为精准,有效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客户的甄别程度,进而能够直接改善银行运营

效率[28] 。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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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经营、营业成本及运营效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作用机制(H2)。
(三)不同内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会受到自身创新能力以及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29-30] 。 因此,数字化转

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作用也可能会受到不同内外部环境的干扰。 在内部环境方面,由于数字化转型的

本质是创新[5] ,因而商业银行自身的创新能力势必会影响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同时,商业银

行在制度、金融产品或服务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越强,正常情况下其盈利水平也越高。 那么不同创新能力

的商业银行对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态度及投资力度是不一致的,也导致了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经济

效果具有差异性。 具体来看,创新能力强的银行在现代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拥有显著的优势,这些银行凭

借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持续提升客户体验,提高客户忠诚度和信任度,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 然而,数字

化转型的成本较高、收益不确定性大,同时由于市场上核心数字技术供应不足,这些银行推行数字化转型

仍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因此,创新能力强的银行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更加谨慎地考虑各种因素

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在外部环境方面,由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 ( SCP)理论和“相对市场力量” ( RMP)
理论可知,在集中度高的市场,商业银行能够通过扩大存贷利差和获取产品定价权的方式牟取垄断租金

和高额利润。 因此,当银行业集中度提升时,商业银行的服务价格较高,利润也就越高,使得数字化转型

对其盈利能力的边际影响较小,从而导致其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意愿较低。 此外,银行业集中度较低、竞争

较激烈时,出于银行间经营模式、业务领域较为趋同的原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预期效益大打折扣,严重

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 然而,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从
而提高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和盈利水平。 因此,行业竞争程度的高低也会影响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水平

的作用效果。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不同内外部环境下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是具有差异的,即商业自身创新能力强弱

和行业竞争程度高低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H3) 。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银行盈利能力

目前用于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有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31] 。 在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本文选择资产收益率( roa)作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代理变量。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进一

步使用净资产收益率( roe)作为银行盈利能力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
2.

 

核心解释变量:
 

银行数字化转型

研究表明,银行等企业的年度报表通常具有总结性和指导性,涵盖了企业在过去一年内的关键信息

和未来发展方向。 因此,有关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信息更容易在年度报表中反映出来[2] 。 换言之,通过统

计银行年报中涉及到“数字化转型”的词频来评估其数字化转型程度是一种可行且科学的方法。 鉴于此,
本文借鉴蒋海等[5] 、唐绅峰等[32] 的做法,通过文本挖掘方法统计银行年度报告中涉及“数字化转型”的词

频来刻画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王海军等[23] 的研究,选择以下控制变量:在银行特征变量方面,主要包括资产规模、存贷款

比例、营业净利率、生息资产收益和非生息资产收益,具体衡量方法详见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在宏观经

济环境变量方面,主要包括银行业景气指数和 M2 与 GDP 比值。
4.

 

机制及调节变量

关于机制变量,本文使用多元化指数(DIV)来反映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程度。 现有文献对企业多

元化的衡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法:①鲁梅尔特( Rumelt)法,即以企业各项业务中占总收入的比重最大的

一类(包含一种或若干种)业务来衡量,占比越大,多元化程度越低。 ②赫芬达尔指数,该指数主要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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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结构的角度来衡量银行的多元化程度,即 DIV = 1 - ∑
n

i = 1
P2

i ,其中求和项代表商业银行收入来源的集中

度;P i 为商业银行在第 i 项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率;DIV 为赫芬达尔多元化程度指数,DIV 越大,多
元化程度越高。 ③熵方法,该方法与赫芬达尔指数类似,同样是从收入结构的角度进行衡量,即 DEV =

- ∑
n

i = 1
P i lnP i ,DEV 值越大代表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 由于受到政策等方面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并不直

接参与其他产业的产品生产,其多元化经营主要表现为提供各式各样的不同金融服务相关业务比重的多

少。 因此,本文采用基于收入结构的赫芬达尔多元化指数(DIV) ①来度量商业银行多元化程度,同时以熵

指数 DEV 作为银行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此外,本文以成本收入比(CIR)衡量银

行的营业成本,并参考李丽芳等[34] 的方法,采用改进的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 DEA)模型测算中国商业银

行运营效率(EFT) 。 对于调节变量,本文从银行内部创新能力和外部竞争环境两个方面进行选择:①借

鉴吴成颂等[35] 的做法,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总额的对数值来衡量银行创新能力( Innov)的强弱,一般而

言,银行创新能力越强,其盈利能力也越强;②借鉴顾海峰和于家珺[36] 的做法,以赫芬达尔指数(HHI)作

为外部竞争环境代理变量,指数越大则银行业集中度越高。
(二)模型构建

首先,由于银行的盈利具有持续性特征,同时避免研究变量之间及研究变量与残差项之间的内生性、
随机扰动项的异方差以及实证模型遗漏变量等问题所引起的结果偏差,本文设定如式(1)的动态面板回

归模型。
Pofitit = α0 +α1Pofitit -1 +α2DTI it +X itα +ε it

                    (1)
其中:Pofitit 为银行盈利能力,分别以资产收益率( roa)和净资产收益率( roe)来衡量;DTI 为数字化转型对

数形式,采用银行年度报告中数字化转型词频的对数值衡量;X it 和 ε it 分别为控制变量组及随机干扰项;α
为系数。

其次,借鉴马述忠和张洪胜[37] 的机制检验方法,先构建式(2)来观察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对机制变量

产生影响,然后通过加入机制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乘项,以式(3)检验核心解释变量的作用机制。
Mediator it = β0 +β1Mediator it -1 +β2DTI it +X itβ +ε it

                 (2)
Pofitit = θ0 +θ1Pofitit -1 +θ2Mediator itDTI it +θ3Mediator it +X itθ +ε it

        (3)
其中:Mediator it 为机制变量,本文特指银行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营业成本和运营效率,分别以赫芬达尔多

元化指数(DIV) 、成本收入比(CIR)和两阶段 DEA 模型测算的中国银行运营效率(EFT) 来衡量;β、θ 为

系数。
再次,为了考察大银行与小银行的差异,引入虚拟变量 size 与 DTI 的交叉项。 本文将采用通用做法,

根据银行规模均值进行划分,若银行资产规模大于均值,则虚拟变量 size = 1,否则为 0。 具体模型为

Pofitit = γ0 +γ1Pofitit -1 +γ2DTI it +γ3DTI it × size +X itγ +ε it
             (4)

最后,为了考察内外部盈利环境可能发挥的调节影响,设定扩展模型为

Pofitit = δ0 +δ1Pofitit -1 +δ2DTI it +δ3Adjit +δ4DTI it ×Adjit +X itδ +ε it
       (5)

其中:Adjit 为调节变量,分别以银行创新能力( Innov)和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表征内部创新能力和外部

竞争环境;γ、δ 为估计系数。
(三)样本数据

本文选择 2011—2022 年全部 A 股上市的商业银行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对于部分缺

失值,则通过查找相关银行的财务报表进行补充。 故而得到 40 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银行-季度”数据,各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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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ble[33] 的做法,赫芬达尔多元化指数计算公式如下:DIV=
 

1-(A2 +B2 +C2 ) ,其中 A、B、C 分别为净利息收入占比、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投资收益占比。



表 1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a 总资产收益率 0. 631 0. 303 0. 140 1. 657
roe 净资产收益率 9. 186 4. 914 1. 769 29. 38
DTI 数字化转型(取对数) 4. 136 0. 870 0. 000 6. 064
nim 净息差 2. 300 0. 458 1. 178 4. 260

lnasset 总资产(取对数) 9. 741 1. 609 6. 238 12. 89
bci 银行业景气指数 69. 92 6. 219 58. 30 85. 40

m2gdp M2 / GDP 7. 892 0. 818 6. 170 10. 12
ldr 存贷款比例 75. 89 13. 49 33. 14 117. 5

npgoi 净利润 / 营业总收入 36. 21 6. 266 17. 22 54. 42
niir 非利息收入占比 24. 04 9. 918 -14. 62 57. 17
DIV 赫芬达尔多元化指数 0. 376 0. 125 0. 011 0. 685
CIR 成本收入比 27. 74 5. 052 15. 14 44. 85
EFT 运营效率(两阶段 DEA 模型) 39. 81 4. 567 3. 147 53. 78
Innov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取对数) 3. 687 2. 009 0. 098 7. 449
HHI 赫芬达尔指数 10. 64 1. 196 9. 421 13. 54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将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纳入其中。 然而,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面

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可能会产生偏误。 相比之下,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能够有效解决模型的内

生性和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此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同时提供了 OLS、面
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 GMM 的回归结果。 由表 2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四种估计方法下,银行数字化转型

指数(lnDTI)的估计系数均大于零,且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表 2 进一步报告了过度识别与序列

相关检验结果:基于 GMM 估计的序列相关性检验 AR(2)的 p 值均大于 0. 1,说明模型干扰项不存在显著的

序列相关,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是合理的。 而 Hansen 检验的 p 值均大于 0. 1,也说明本文选择的工具

变量是有效的。 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商业银行通过

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其盈利能力。

表 2　 基准回归: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盈利能力

变量
(1) (2) (3) (4)

GMM OLS FE 差分 GMM

L. roa 0. 1757∗∗∗(91. 148) 0. 1780∗∗∗(12. 773) 0. 1732∗∗∗(13. 627) 0. 1746∗∗∗(56. 300)
lnDTI 0. 0666∗∗∗(14. 241) 0. 0648∗∗∗(10. 844) 0. 0488∗∗∗(5. 572) 0. 0957∗∗∗(8. 262)
nim 0. 0512∗∗∗(6. 217) 0. 0952∗∗∗(9. 019) 0. 0961∗∗∗(7. 215) 0. 1888∗∗∗(9. 990)

lnasset -0. 0103∗∗( -2. 377) -0. 0123∗∗∗( -3. 782) 0. 1603∗∗∗(7. 449) 0. 1510∗∗∗(7. 536)
bci -0. 0266∗∗∗( -77. 954) -0. 0243∗∗∗( -28. 887) -0. 0218∗∗∗( -25. 103) -0. 0298∗∗∗( -70. 176)

m2gdp -0. 3927∗∗∗( -119. 070) -0. 3805∗∗∗( -66. 067) -0. 4021∗∗∗( -73. 343) -0. 4064∗∗∗( -70. 928)
ldr 0. 0019∗∗∗(7. 954) 0. 0020∗∗∗(5. 572) 0. 0022∗∗∗(4. 274) 0. 0036∗∗∗(6. 345)

npgoi 0. 0106∗∗∗(27. 448) 0. 0117∗∗∗(15. 951) 0. 0145∗∗∗(15. 289) 0. 0145∗∗∗(12. 915)
niir -0. 0013∗∗∗( -3. 487) 0. 0003(0. 516) -0. 0012∗( -1. 872) -0. 0042∗∗∗( -5. 384)

_cons 4. 6908∗∗∗(135. 913) 4. 2735∗∗∗(45. 628) 2. 5503∗∗∗(11. 324)
N 1230 1230 1230 1163

AR(2) -p 0. 326 0. 322
Hansen-p 0. 785 0. 677

　 注: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L. roa 为被解释变量 roa 一阶滞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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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自变量前定法和工具变量法

变量
(1) (2) (3)
roa lnDTI roa

L. lnDTI 0. 0640∗∗∗

(19. 548)

CNPOST 0. 0126∗∗∗

(13. 370)

lnDTI 0. 1717∗∗∗

(6. 602)
Controls Yes Yes Yes

N 1230 1230 1230
AR(2) -p 0. 331
Hansen-p 0. 714

Wald-F
 

statistic 178. 70

　 注: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一是自变量前定法。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

经济效应可能存在时滞性,同时避免可能的双向交互

影响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方法,将
数字化转型指标的滞后一期替换原变量进行重新实

证,结果见表 3 的(1)列所示,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二是工具变量法。 在基准回归中,虽然本文通过

控制一系列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变量和使用系统

GMM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偏误,但仍然存

在因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借鉴赵涛等[38] 的做法,选取中国 1984 年的

邮电局数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 原因在于:
一方面,由于 1984 年的邮电发展属于历史数据,难以对当前的银行盈利能力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要

求;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依赖于互联网基础设施,而传统的邮电工具则是现代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因

此,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满足相关性要求。 然而鉴于历史数据不随时间变化,本文进一步借鉴刘斌

和甄洋[39]的做法,将工具变量除以 1984 再乘以年份,以此构成时变变量(CNPOST)。 表 3 的(2)列和(3)列

展示了工具变量 2SLS 的检验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邮电局数量与数字化转型水平显著正相关。 第

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大于零,且 F 统计量值大于经验值 10,表明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
2.

 

参数一致性检验

本文通过混合 OLS 和固定效应模型,对系统 GMM 的系数进行了检验,以判断其是否存在较大的偏差,
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 GMM 估计的因变量滞后一阶的系数小于混合 OLS 的系数,但大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

数。 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3.

 

剔除数据缺失和国际国内金融冲击的影响

鉴于大多数样本银行是 2016 年之后上市的,从而存在样本数据的缺失,故而本文选择数据获取较完整

的 16 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重新进行检验。 同时,样本期内还存在 2015 年中国股市异常波动和 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两个重要金融冲击。 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借鉴了现有的研究方法,采取以下方式进

行排除:一是删除 2020 年及之后的研究样本,以排除新冠肺炎疫情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二是在前一个基础

上,删除 2015 年的样本,最终选取了 2011—2014 年和 2016—2019 年两个子样本进行检验,以排除此期间的

影响,结果见表 4 的(1)列~ (4)列。 回归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由于银行盈利能力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净资产收益率( roe)作为银行盈利能力

的代理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4 的(5)列,仍旧与前文保持一致。

表 4　 剔除数据缺失和国际国内金融冲击的影响及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4) (5)
roa roa roa roa roe

lnDTI 0. 0778∗∗∗(4. 538) 0. 0296∗∗∗(6. 779) 0. 2603∗∗(2. 131) 0. 1238∗∗∗(12. 904) 0. 6764∗∗∗(13. 55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规模 / 时期 16 家上市银行
 

2011—2019 年 2011—2014 年 2016—2019 年 2011—2022 年

N 726 761 245 434 1230
AR(2) 0. 367 0. 918 0. 147 0. 780 0. 219
Hansen 0. 816 0. 402 0. 900 0. 235 0. 752

　 注: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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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1.
 

基于银行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在上述检验中,本文基于全样本视角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盈利能力间的关系。 然而值得关注的

是,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水平的作用可能会因其规模的不同而存在非对称性。 鉴于此,本文也考察了

不同银行规模下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 5 的(1)列所示。 可以看到,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 0. 0556,且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证实了在考虑银

行规模差异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不存在影响方向的变化。 同时,在 1%的水平上,数字

化转型与银行规模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银行盈利能力的

影响程度更大。 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中小银行,大中型商业银行不仅在资本实力、人才资源、金融科技

的投入水平及其实际应用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具备较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机构网络,能够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投入的规模溢出效应,有效降低技术与多元化业务发展之间的磨合成本,使得数字技

术的投入对银行盈利水平的带动更为有效。 相比之下,中小商业银行资金和技术实力相对薄弱,虽然它

们对相关科技技术的投入力度也比较大,试图通过金融科技力量实现“弯道超车” ,但囿于资金与人才匮

乏、信息基础设施短板等方面的原因,从技术投入到产生效益的过程更长、成本也更高[21] ,使得数字技术

的投入与研发更多是应对市场竞争以及满足当前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其盈利水平的带动效果会微

弱一些。
2.

 

基于银行数字化转型维度的分解

为进一步细化“数字化转型-盈利能力”的分析,本文借鉴吴非等[2] 的研究,将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细

分为“底层技术”与“实践应用” 两大层面,其中底层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lnAI) 、区块链( lnBC) 、云计算

( lnCC)和大数据( lnBD)四种底层技术;实践应用层面( lnADT)主要体现各类技术在实践中的表现,结果

如表 5 的(2)列 ~ (6)列所示。 可以看到,所有数字化转型细分指数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大

于零,再次表明前文基准回归结论是可靠的。 特别地,除了云计算技术转型的回归系数较小之外,人工智

能、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及实践应用层面转型的回归结果均表明这四类转型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促进

作用更加明显。 此外,可以看到大数据技术转型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 系数为

0. 0591,远大于其他数字化转型细分指数的回归系数) ,这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合,表明数

据已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用,不仅

能够促使金融服务业务向数据信息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可以显著提高商业银行对贷前客户信用

评估的智能化水平,降低欺诈风险和信用风险,进而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 而商业银行通过区块链

等技术,能够智能重塑其业务流程,发展分布式管理的新型经营模式,提高其数字化运营能力与盈利

水平。

表 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roa roa roa roa roa roa

lnDTI 0. 0556∗∗∗(9. 679)
size

 

×
 

lnDTI 0. 0213∗∗∗(3. 143)
lnAI 0. 0268∗∗∗(4. 389)
lnBC 0. 0265∗∗∗(6. 049)
lnCC 0. 0136∗∗∗(3. 029)
lnBD 0. 0591∗∗∗(7. 137)
lnADT 0. 0412∗∗∗(4. 58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230 1230 1230 1230 1230 1230
AR(2) -p 0. 262 0. 266 0. 220 0. 243 0. 584 0. 475
Hansen-p 0. 739 0. 711 0. 746 0. 733 0. 731 0. 569

　 注: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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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检验

大量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能够显著提升其盈利能力[26] ,同时商业银行利用大数据、区块链

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有助于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使其向移动化、智能化和平台化的方向发展。 这将

深化和拓宽银行业务的领域,在降低银行营业成本的同时提高其运营效率,从而有效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
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多元化经营、运营效率和营业成本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 通过

表 6 的(1)列和(3)列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 0. 0050 和 0. 9302,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

著提高银行的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运营效率。 从(2)列和(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运营

效率的提高均能显著提升银行的盈利水平;同时,交互项的系数分别为 0. 0761 和 0. 0028,且至少在 5%的水

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多元化经营和运营效率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 此外,(5) 列和

(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的营业成本,同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

化转型能够缓解营业成本对银行盈利水平的抑制作用。 这说明,银行的成本控制越有效,其盈利能力越强。
因此,数字化转型是通过多元化经营、运营效率和营业成本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即存在“数字化转型→多

元化程度和运营效率提高 / 营业成本降低→银行盈利能力增强”的重要影响机制。 可能的原因是:数字技术

的迅猛发展激发了金融创新,不仅提高商业银行提供多元化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及运营管理效率[40] ,促进银

行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也降低了银行的营业成本,进而提升银行盈利水平。

表 6　 数字化转型影响银行盈利能力的路径识别

变量
(1) (2) (3) (4) (5) (6)
DIV roa EFT roa CIR roa

L. Y 0. 0489∗∗∗(5. 194) 0. 1861∗∗∗(42. 166) 1. 0318∗∗∗(51. 544) 0. 1975∗∗∗(84. 556) 0. 4010∗∗∗(11. 306) 0. 1714∗∗∗(43. 710)
lnDTI 0. 0050∗∗∗(4. 164) 0. 9302∗∗∗(9. 897) -1. 0705∗∗∗( -3. 508)
DIV 7. 2254∗∗∗(17. 186)

DIV×DTI 0. 0761∗∗∗(3. 043)
EFT 0. 0180∗∗∗(5. 498)

EFT×DTI 0. 0028∗∗∗(13. 491)
CIR -0. 0029∗∗∗( -3. 217)

CIR×DTI 0. 0022∗∗∗(10. 80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232 1230 1277 1215 1220 1230
AR(2) -p 0. 215 0. 448 0. 459 0. 339 0. 140 0. 279
Hansen-p 0. 853 0. 793 0. 710 0. 755 0. 870 0. 751

　 注:本文进一步使用多元化熵指数(DEV)替换赫芬达尔多元化指数(DIV)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与本表保持一致,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
展现。 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L. Y 为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五)扩展研究

1.
 

内部能力:
 

银行创新能力

一般而言,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其盈利能力也越强[29] 。 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银行内部创新能力在数

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纳入银行创新能

力( Innov)及其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DTI �Innov)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7 的(1)列。 可以看到:数字化

转型的估计系数仍旧显著为正,再次得到了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基本结论;而银行创

新能力 Innov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商业银行创新能力越强,其盈利能力就越强,这与我们直观理论相

符合,即商业银行在产品、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将有助于对现有资源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从而有效提

高对资源的利用率,进而提升银行的利润和投资回报率。 同时可以看到,交互项 DTI �Innov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银行创新能力水平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促

进作用。 本文认为,这一结论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解释:创新能力较强的银行,其本身便具有较高的盈利水

平,同时由于数字化转型存在成本较高、收益不确定性高以及核心数字技术供给不足等方面问题,使得此类

银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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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盈利能力:内部创新能力与

外部竞争环境的调节效应

变量
(1) (2)
roa roa

lnDTI 0. 5251∗∗∗(21. 266) 0. 4384∗∗∗(3. 955)
Innov 0. 5656∗∗∗(21. 765)

DTI×Innov -0. 0844∗∗∗( -15. 967)
HHI 0. 1961∗∗∗(4. 750)

DTI×HHI -0. 0440∗∗∗( -4. 243)
Controls Yes Yes

N 1230 1230
AR(2) -p 0. 259 0. 135
Hansen-p 0. 827 0. 729

　 注:括号内为 t 值;∗ 、∗∗ 、∗∗∗ 分别表示在 10%、 5%、 1% 水平上
显著。

　 　 2.
 

外部环境:
 

行业竞争结构

银行业集中度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具有显著影

响[30] ,因此本文进一步在基准回归中引入银行业集中

度(HHI)及其与数字化转型的交叉项(DTI �HHI),剖
析银行外部竞争环境的调节效应。 根据表 7 的(2)列

的结果可知,HHI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大于

零,表明银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显著增加了银行的盈利

水平。 此外,交叉项 DTI �HHI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说明银行业集中度的增加会弱化数字化转

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 可能的解释为:一方

面,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经营目标的金融企业,当银行

业集中度处于较高水平时,大银行不仅数目占比大,而
且具有较强的产品定价权和较高的盈利水平,这将使

得数字化转型对其盈利能力的边际影响较小,银行推

动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也不高。 另一方面,在集中度较低、竞争较激烈的银行系统,由于银行间经营模式、业
务领域较为趋同,使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预期效益大打折扣,严重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 此时,商业银行进

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高端科技技术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进而大幅提高非利息收入和自身

的盈利水平。 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效益更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我国银行业而言,加快推进自身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纾解实体经

济融资困境的关键性突破口。 鉴于此,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到银行绩效管理的研究体系中,分析其对银

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机理。 在此基础上,以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季度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主要结

论如下:首先,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其盈利水平;其次,业务多元化和运营效率提高,以及营

业成本下降是数字化转型促进银行盈利能力的主要路径,即存在“数字化转型→多元化程度和运营效率提

高 / 营业成本降低→银行盈利能力增强”的影响机制;最后,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其盈利能力受到

的影响呈现出结构上的差异性。 具体来说,大数据技术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区块链、人工

智能和云计算;同时,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所受的影响更为突出。 此外,随着银行创新能力

的提升和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减弱。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促进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加速银行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要继续大

力推进并落实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与金融领域的深度融

合,切实将数字技术红利释放到金融行业当中,赋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要抓住数字

化转型的战略机遇,积极引入前沿数字化技术、不断吸收科技人才,提高自身大数据开发技术水平,并以此

来改善并逐渐解决数据治理、业务流程、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显著痛点,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和

自身盈利水平。 同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来扩展其核心业务或探索新的业务领域,不仅是改

进或创新现有产品或服务,也要开发出全新的产品或服务。
第二,可根据银行类型和数字技术类别,制定适宜的差异化扶持政策。 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中小银行

的政策扶持力度,例如对中小银行执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让其拥有充足资金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
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应用,实现快速的转型升级。 同时,中小商业银行要把握好数字化转型机遇,制定出符合

自身的数字化转型策略,避免数字技术和业务发展各自为政。 在人才配置上,应将业务、管理和科技人才合

理搭配,防止同质化竞争,同时也应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差异化和特色化业务,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另一

方面,为了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与银行产品和组织结构的全面融合与实际运用,国家应当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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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相应的支持性政策。 同时,需要确立数字化技术等相关领域的标准,以强化对新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

监管和规范。
第三,强化对商业银行竞争行为的监管和规范,促进银行间市场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我国政府监管部

门应加大对大型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积极开展金融领域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整治,营造良性竞争与创

新环境,促进银行间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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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wave
 

of
 

digital
 

economy,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is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
 

how
 

wil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
 

the
 

profitability
 

of
 

Chinas
 

banking
 

sector?
 

Based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nel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banks
 

profitability
 

space
 

being
 

continuously
 

compressed,
  

carrying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banks
 

operating
 

costs,
  

improve
 

the
 

degree
 

of
 

bank
 

diversification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then
 

improve
 

their
 

profi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bank
 

profitability
 

is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The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large-scale
 

banks
 

is
 

more
 

obvious.
  

Big
 

data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bank
 

profitability,
  

followed
 

closely
 

by
 

blockch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a
 

rise
 

in
 

both
 

bank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dustry
 

concentration
 

undermin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bank
 

profitability.
  

It
 

can
 

provide
 

useful
 

lessons
 

to
 

better
 

drive
 

bank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ir
 

profitability.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fitability;
 

diversification;
 

operating
 

cost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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